












关键词 :湘潭积谷局志 　民仓 　地方政治
　　仓储作为我国传统荒政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历来受到学者和官
员的关注。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开始 ,仓储制度进入明清社会经济史
特别是区域社会史研究的视野 ,关于广东 (陈春声 ,1989 ,1990 ,1992a ,
1992b ;Rankin ,1994) 、江南 (吴滔 ,1996 ,2001a ,2001b ;黄鸿山、王卫平 ,
2005 ;王卫平、黄鸿山 ,2007) 、两湖地区 (Wong ,1983 :chap . 7、8 ;姚建平 ,
















长沙 ,到光绪十五年 ,王　运纂修县志称 :“长沙水步不利泊船 ,故皆辏
湘潭 ,自前明移县治以来 ,杨梅洲至小东门岸 ,帆樯舣集连二十里 ,廛市






显现 ,且渐渐增强 (《湖南通志》卷五十五《食货志》) 。湘潭县的社仓一
直都比较充裕 ,经常成为官方搜刮挪用的对象。乾隆四十六年 ,湖南巡
抚刘墉奏提 ,“湘潭城乡社仓 ,息谷变价解司 ,存为民田水利之用 ,至五
十四年共提去谷一千八百零四石一斗一升”。此年 ,官府在县城三义井
新建社仓 ,“广九丈 ,长二十四丈 ,头门三间 ,官厅三间 ,仓廒十八间”
( [嘉庆 ]《湘潭县志》卷十七《积贮》) 。到嘉庆二十二年 ,城中有总社仓 ,
各都亦有社仓若干间不等。然而 ,“社仓亦民建也 ,然列之交代 ,则为官
谷 ,盈则官用之 ,虚则无偿 ,又粜籴皆当上请 ,亦成文具矣”( [光绪 ]《湘
潭县志》卷二《建置》) 。对[嘉庆 ]《湘潭县志·积贮》的内容进行统计 ,我
们可以发现 ,各都社仓粜价解司谷数占其贮谷数量的比例并无可循之
规律 ,其平均上缴比例在 12 %左右。由此可见 ,官府对社仓仍具有很
大的监控权力 ,并从中获得经济利益 (见表 1) 。
道光末年 ,湖南全省连年夏季大水。道光二十四年 ,“长沙、善化、
宁乡、湘潭、安化、湘乡、邵阳、新化、浏阳、醴陵、湘阴、临湘、安福夏大
水。其中长沙湘江突涨 ,围垸皆溃 ,补种晚稻无收”(李文海等 ,1990 :
42) 。道光二十八年 ,“全省夏大水 ,入秋后大雨不止 ,滨湖围垸多溃。
各地新谷登场 ,尽生芽蘖 ,有芽须长至三寸许者。谷价昂贵 ,省城斗米
千钱。客民就食于长沙者达数十万人。哀鸿遍野 ,饿殍满城 ,惨不忍
睹。至全省淹没田庐人畜 ,不胜计 ,各种农副产品荡然无存。湘阴一带








月至六月仍淫雨不止 ,湘、资、沅、澧继续大水 ,滨湖围垸溃决更多 ,全省
大荒且疫。长沙、善化聚集饥民数十万人。宁乡饥民相率闯入富室 ,伐
廪出谷 ,谓之‘排饭’,四五都尤甚。或采枯草充饥 ,盈路皆属饿殍。湘
潭城乡散居饥民数万人”(李文海等 ,1990 :94) 。
江沅流民就食湘潭 ,在这种情况下 ,知县李春暄“振济有方 ,境内安
堵 ,而县人有积谷之议 ,幕友殷利谦赞成之 ,始破官习 ,弛文法 ,与士民
相通 ,接一岁积谷四万余石 ,县积谷至今为利”(《湘潭积谷局志·官司第
四》) 。欧阳兆熊“请于邑侯李寅庵大令领出作三等赈法 ,农民振借 ,次
贫振粜 ,极贫振施 ,是岁秋收有年 ,得以全数归仓 ,因人心戒惧皆有防饥
之意”(欧阳兆熊 ,1984 :19) 。于是“逐甲按亩派捐 ,积少成多 ,以为备荒












组织 (extra bureaucracy) 。“局”为官办 ,为政府机构 ,但不是“常官”,而
局中管理人员 ,除官员之外 ,也有绅士参与 ,可算是处于正规和非正规
的官僚系统 (formal bureaucracy and informal bureaucracy) 之间 ,是官绅及
官商携手合作、共同管理的一个机构。梁元生认为积谷局有应变开局
之含义 ,这在同治初年的告示中已有表露 (梁元生 ,1999) 。
时人多认为 ,同治初年天灾引起米价上涨 ,导致社会不稳定 ,而致
设立积谷局。[光绪 ]《湘潭县志·五行之九》记载 :“同治元年 ,大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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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欧阳兆熊记录 :“同治元年复蝗旱 ,青黄不接之际 ,米价翔贵 ,义谷已
发完 ,尚不能敷”(欧阳兆熊 ,1984 :19) 。知县罗才　以欧阳兆熊为办理
赈济事务的人才 ,登门求助。罗才　也在同年的告示中对这一年的谷










参与积谷局管理的第一批司事 (参见表 2) 中很多与湘军有着千丝
万缕的关系。罗汝怀与曾国藩年龄相近 ,是曾国藩的支持者 ,除了其子
罗萱参加湘军这层关系 ,事实上 ,罗氏有很多族人参加了湘军 ,而且很
多立有军功 ,如罗德煌 ,“粤西寇事起 ,公从战武宣平南 ,又回守永州龙
虎关。咸丰元年从防岳州 ,明年曾文正公治师偿沙 ,檄公入营教习”,咸
丰八年积功擢守备加都司衔 ,赏戴蓝翎换花翎 ,领湘潭水师 (《赐封建威
将军罗公家传》,《古磉洲罗氏族谱》卷末) 。罗汝怀、欧阳兆熊被一些研
究曾国藩幕府的学者归于曾国藩幕僚和军师 (李鼎芳编著 ,1985 :22 ;刘
建强 ,2005 :47) 。
罗汝怀是策划设立积谷局和参与积谷局管理的核心人物。王　运
对于罗汝怀的评价是 ,“喜言时事 ,以人心风俗为忧 ,世居田间 ,尤勤农
疾苦 ,常以积谷禁酿酒为王政之首 ,闻者多不乐酒禁 ,而汝怀言之不已 ,
遇院司府县相识者 ,辄申其议 ,颇见施行 ,其积谷至三四通饬、条教、章




不清 ,由乡中未尽建仓 ,城中未曾设局 ,又十余年未逢歉岁 ,经管多不认真 ,谷寄各家愈
久 ,愈无着落 ,且邑中各甲现有积至数百石者 ,收放自如 ,未尝兴讼 ,岂其地方独殷实人尽
善良欤 ? 亦不过绅耆中有实心任事之人 ,图之于早 ,早建仓廒 ,则谷有归宿 ,早为清厘 ,则
谷无散失耳。若其始 ,人皆避嫌畏累 ,互相推诿 ,莫肯主持 ,及遇年饥 ,始思得此谷以济急







志·官司第四》之“何拔秀”条 ;罗汝怀 ,1995 :《绿漪草堂外集·积谷完竣
汇恳核详禀 (代)》) ,并且尚有多篇关于积谷和救荒的文章并没收录到





“汝槐喜言积谷 ,当要大府示禁煮酒熬糖 ,及劝民积谷 ,恽世临、丁葆桢、
黎培敬颇用其言”(《湘潭积谷局志·官司第四》) 。这说明自积谷局设立
之初起 ,官员的作用主要在于支持士绅的建议和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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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拔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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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进士
























深刻的了解 ,他非常关心米价 ,希望借官方的权威来调节米价 ,以求买
卖双方的双赢 ,最终达到维护社会秩序的目的 (罗汝怀 ,1995 :《绿漪草
堂文集外集》卷二之《救荒条陈》) 。
关于道光末年积谷散失的原因 ,罗汝怀认为 ,“潭邑李前县于 (道)
光 (咸)丰之间劝积义谷四万一千余硕 ,建仓存贮生息 ,平时既得通挪以
资不足 ,今岁尤赖斗硕以济方饥 ,十年以来 ,成效可睹 ,闻各乡有二三里
中积谷至六七百硕者 ,以绅耆多公正之人 ,故收放无耗失之弊 ,无如良
莠不一 ,往往　者侵吞 ,借者拖欠 ,匪徒　义谷为欲壑 ,懦民视积谷为畏






② 罗汝怀 (1995)《绿漪草堂文集》卷二十一之《与曹识山论积谷书》:“至慎择司事 ,贵才智足
以筹行事之通 ,尤贵声望足以坚乡人之信 ,亦人愈多而议愈纷 (我邑总局司事不过三数人
而议论往往不合) 。似须以笃信之一二人为柱 ,余则听其招呼 ,盖以类相从 ,方不至有参
差牵制之患也。”
[光绪 ]《湘潭县志·人物第八》:“刘銮坡、李杏九 ,皆豪侠 ,重然诺 ,然偏颇好胜 ,不及璜专
长者。杏九名家杏 ,銮坡名开墀 ,皆以字行 ,杏九与銮坡故不相能 ,及俞舜钦置杏九狱中 ,
招怨家告其罪。道光以后 ,县人有名称者无不以兆熊为重 ,然门多杂宾 ,时亦类豪强 ,见































① 《湘潭积谷局志·建制第一·同治元年罗邑侯才　示并条规》:“今义仓之设 ,固以备荒 ,亦
可兼济困乏 ,故生息实为便利 ,今若以杜弊之故 ,遂至陈陈之粟长年封闭 ,亦觉非情 ,故新
捐之谷照旧一律生息 ,如其地实乏能司收放之人 ,即封仓不动。”
(1)积谷局产业的增加。主要表现在同光年间积谷局置买房产上
(见表 3) ,据光绪二十五年的局规 ,这些房产都用来出租 ,岁收一百六
十余串 (《湘潭积谷局志·事纪第三·局规七条》) 。
　表 3 　 同光年间积谷局置买房产表
时间 房屋契据 备注






















李裕华出笔契 ,卖拱极门城内地名宁乡街 ,即泗洲庵巷瓦屋一栋两进 ,其屋前
抵官街 ,后抵朱宅 ,左抵朱明远铺屋垛壁 ,右抵出入街巷 ,四址抵界分明 ,并无





槽门等项 ,基屋自正堂屋中脉趄绕至右边 ,一连一十四间 ,地坪一半 ,槽门一
半 ,其厕屋及菜园、菜土、围墙并园内庄屋 ,三股占一 ,赵姓占二 ,前抵夏姓 ,后






当、地坪等项 ,其界址东抵城墙大路 ,西抵黄姓墙屋为界 ,南抵槐树墙外为界 ,
北抵胡人园土为界 ,东北矮墙外小路与胡姓公管 ,界内茅庄瓦屋共计五栋 ,园







二个 ,街头罩亭后苑晒坪 ,其屋前抵官街 ,左于自壁外抵李姓屋 ,右抵积谷局屋






徐若霖出笔 ,城内楚山观左侧积谷局头门外右边屋基一所出售 ,前抵官街 ,后






八升五合 (《湘潭积谷局志·官司第四》) 。同治九年 ,积谷七万三千余
石 ,谷仓六百零七处 (《湘潭积谷局志·事纪第三》) 。同治十一年 ,麻维
绪清理仓谷 ,获得比较可信的数据 ,积谷六万六千三百余石 ,已建仓一
百四十七处 ,应存谷五万一千余石 ,内未立红册五处。未建仓三百一十
处 ,应存谷二万二千余石 ,内未立红册二十九处。光绪十三年 ,积谷九
万八千一百十三石五斗 ( [光绪 ]《湘潭县志·建置第二》) 。光绪二十五
年 ,积谷共十四万有奇。光绪三十四年 ,积谷已红册者 ,约计有一十二
万石有奇 ,其未红册者 ,尚有二万余石 (《湘潭积谷局志·事纪第三》) 。
由此可见 ,全县积谷一直处于增多的趋势 ,到民国十四年 ,积谷局最后
一次统计米谷和仓储时 ,全县积谷一十八万八千七百九十三石八斗一
升九合二勺五 ,仓一千四百二十三处 (《湘潭积谷局志·仓谷第二》) 。民
















将军祠祀加封普佑局 ,每岁春秋二仲上戊用少牢 ,祭银原由知县备支 ,
近由局承祭。光绪十一年 ,积谷局司事出公钱二千余串赎回庙地并悦
庵寺香火田 ,由局经理 ,每岁春秋二仲卜吉及五月十三日用太牢 ,支祭
银三十五两七钱。宣统三年县人胡征麟、傅先律重建牌坊一所、祠屋一




















纲 ,以甲为目 ,虽然久未红册 ,数实不符 ,但加备考注 ,举凡局册有地名、





表 4 中 ,祠仓是指附属于某姓氏宗祠的义仓 ;寺仓、庵仓和庙仓统
称为庙仓 ;团仓或为团练组织设置 ,或为境仓的另一称呼 ,资料中并未
说明 ;另存团谷仓数指的是在登记簿后备注“另存团谷”的义仓的数目。
经笔者统计 ,全县登记过的义仓有 1420 个 ,总谷数接近 19 万石 ,积谷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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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罗汝怀 (1995)《绿漪草堂文集》卷七之《备荒说》:“耗谷之最甚者尤在烧酒 ,每邑岁计不下
二十万石 ,只此一款足备数岁之荒。”
　　　　表 4 　 各都义仓统计表
都名 祠仓 庙仓 团仓 境仓 仓数 另存团谷仓数 谷数 (石)
一都 1 2 0 57 60 6 4428. 19
二都 3 0 4 24 30 7 3495. 227
三都 1 12 7 51 71 1 8125. 207
上四都 0 2 4 13 19 3 4845. 16305
下四都 0 2 6 7 15 11 2174. 366
上五都 0 2 9 9 20 1 2257. 741
下五都 0 0 0 25 25 7 2665. 053
六都 0 1 2 30 33 6 7560. 6376
七都 1 7 45 14 67 1 13034. 997
八都 0 2 2 160 164 14 12088. 385
九都 1 4 2 138 145 8 15712. 026
十都 0 4 14 110 128 8 18202. 959
十一都 0 7 8 23 38 1 16494. 556
十二都 1 2 2 116 121 2 11778. 2108
十三都 0 0 0 67 67 0 3806. 1094
十四都 0 29 1 33 63 7 20706. 6442
十五都 0 34 9 148 191 5 21858. 9154
十六都 0 1 3 42 46 5 7983. 405
上十七都 0 4 8 31 43 5 5888. 941
下十七都 0 0 0 14 14 0 1238. 42
十八都 0 0 17 44 61 0 4448. 869



















从表 4 可见 ,义仓设于寺庙的有 115 处 ,另存团谷的义仓有 98 个 ,














源 ,他认为除殷实乐输之外 ,只有按亩醵钱最为平允 (罗汝怀 ,1995 :《绿
漪草堂外集·乡里团练事宜议》) ,实际上是强制摊派。然而即使其始费
尚可筹 ,其后何以为继 ?“廪给一停不待闻警而溃矣”(罗汝怀 ,1995 :
《绿漪草堂外集·乡团九条》) 。这是团练或者说地方公共事业普遍存在
的问题。罗汝怀虽然也提到团谷之说 ,然而只说到开销规定 ,不涉其他
(罗汝怀 ,1995 :《绿漪草堂外集·甲寅重议乡团》) 。笔者认为虽然没有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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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罗汝怀 (1995)《绿漪草堂外集·乡团九条》:“乡团之法不简便则不能通行 ,不能经久 ,查各
处议团必设酒食 ,议至再三 ,团未成而费已耗矣 ,及至议成 ,又必将团丁养于公所给食 ,或
且给钱 ,于是办事供事动须多人 ,为费乃不赀矣。”






















官荒洲地由局集资开垦 ,岁可获租 ,以资经费 ”(《湘潭积谷局志·事纪
第三》) 。同治八年当上司事、十五都的乡绅萧楚也提出将这块有争议
的土地归并积谷局资产 ,“其族打石坑荒洲 ,与周姓讼争未决 ,楚劝族捐
归局 ,有别集赀 ,垦田入租以资经费”(《湘潭积谷局志·官司第四》) 。但
并未得到响应。罗汝怀为此事也上禀知县 ,希望收归积谷局管业 ,来解























































《湘潭积谷局志》的编者将积谷局司事分为三批 ,上文表 2 是第一
批 ,从积谷局设立之始 ,积谷局司事都以罗汝怀为核心。到光绪元年 ,










① 所谓主要司事是以《湘潭积谷局志》中有传为标准确定的 ,其中 ,“张钊 ,字漱芳 ,监生 ,光
绪间沈锡周毅然为政 ,物色团正 ,得之 ,使司局事 ,初核乡积谷有条绪 ,遂欲行罗李章程 ,
格格多不便 ,乙未、丙申间又司局事 ,与同事不合而去。刘启瑞 ,字星阁 ,同治三年举人 ,
补仁怀厅同知 ,光绪中代龚殷主局事 ,仿行罗李成法 ,无如人心日靡 ,议之者一 ,缓之者
一 ,阻之者且百焉 ,启瑞常中夜起坐 ,呼倪书记执前册示之曰 :前司事何其慎密 ,吾辈何其
疏也 ,局食三餐 ,司事如是而已哉 ,坐而言不能起而行 ,吾不知此后之局何如 ,此后之仓谷
何如也。吾老病侵寻徒发浩叹 ,安得简庭复生 ,重与吾民一　厘也”。
　　　表 5 　 第二批积谷局主要司事表












































































































日 ,谷价骤涨 ,饥民闹粜 ,毁及局司事家 ,司事避之。这一事件的结果是
迅速引起了积谷局的人事变动 ,之后育婴、皆不忍、保节三堂司事代理 ,




支 :两局岁收田租二百余石 ,红册经费每谷一石取钱十文 ,综计各都积
谷共十四万有奇 ,局中经费岁收一千四百余串 ,除照常办公撙节食用
外 ,所余约近千串 ,“此项钱文 ,局取之于各乡义仓 ,仓取之于穷极窘极
借谷输息之小民 ,溯其来源 ,艰苦百倍 ,局中使用 ,应有必得其当者 ,乃
自咸同间开局以来 ,一收一付 ,无数可稽”;而“费出有名”的事惟有三
件 :“龚承照始行赴县报销”,“提钱二千余串 ,重修武庙 ,赎回庙中田
业”,以及“七堂带管提钱五百串 ,捐城总局”;如此 ,“若不将此项钱文规
作正用 ,万一贪鄙者入局 ,假公济私 ,糊涂报消 ,必致四乡懈体 ,册不红 ,
钱不缴 ,全局败坏 ⋯⋯”故而他们提议 ,“将局中旧存新收之款 ,取齐买
谷 ⋯⋯沈令任内存有赈谷 ,现寄育婴、宾兴等堂 ,若使归并一仓 ,可得三
四千硕 ,妥议修约 ,民掌民放 ,册藏于官 ,虽暂时之为数无几 ,不过十年
可得钜万 ,迟之又久 ,为数愈多 ,一旦天灾流行 ,亦得稍延民命 ,此就款
积谷 ,为预筹荒政之大端也”(《湘潭积谷局志·事纪第三·光绪二十五年
署藩但湘良据县人李瀛桂等禀请查局行县详覆》) 。积谷局司事立刻做





验者 ,约十四万有奇 ,每岁红册未能齐全 ,红册经费岁入数百串 ,或千零串不等 ,光绪初以
各都解送窃贼 ,由局查实交县惩办 ,就该局为保甲局 ,禀明在案 ,迨后迭奉上宪谕 ,饬清查
户口 ,办理团防 ,局中公事日繁 ,需费益钜 ,田房租息无几 ,概由红册费内开除 ,常用约需
六百余串 ,保甲团练吃紧之年 ,开除无定 ,总之每届司事办理 ,三年概从节省 ,通盘筹算 ,
尚有盈余 ,自光绪十七年以后 ,逐年造报存案 ,确稽职等酌议 ,嗣后该局余赀 ,邑中别项公
事不得动用 ,如该举人所禀全数买谷存局以备荒年借贷 ,诚善举也 ,三年积谷多少 ,造入
实存清册移交下首司事接管 ,至原禀所称 ,赈捐谷一项 ,缘光绪十一年 ,邑绅何泰临分领
浙闽总督杨赈捐银一千五百两 ,又朱绅卓英分领银五百两 ,除屡次购买谷米发赈外 ,现存
谷一千一百余石 ,分贮育婴宾兴两堂公仓 ,每遇灾歉 ,恃此济急。”
了举人们以“分道择人”的方法对积各局和义仓进行管理的提议 ,认为
“毋庸提并局内司事 ,向例公举三人或四人 ,无分城乡 ,总以公正廉明 ,
实力奉公者为妥 ,邑分二十一都 ,都分十甲 ,每都都团总或一二人 ,地境
辽阔者或三四人 ,每甲甲团总或二三人 ,或四五人 ,凡遇公事 ,县行局 ,
局行都 ,都行甲 ,如身使臂 ,如臂使指 ,历有旧章 ,该举人所禀 ,分择数
人 ,法尤妥善 ,无患事权不一 ,意见多歧 ,职等酌议嗣后按县境所属 ,东













目不满 ,或者不满足低于城局士绅的地位 ,而借分道择人 ,也可提升自
己的地位 ,成为乡仓与城局之间的中间层。第三 ,“凡遇公事 ,县行局 ,









任而收成效。湘潭地域 ,城总相连 ,宜共择一人 ;东北路近 ,仅四五十里 ,宜共择一人 ;西
南两路 ,地面辽阔 ,约一百四五十里 ,宜于远近适中之处各择一人 ,务皆廉洁公正 ,素孚人
望。遇有变故 ,宜分道加择四人 ,相助为理 ,各路有人 ,则本路之积谷亏欠 ,团练松懈 ,与
夫巨贼巨窝之所在 ,便于稽查 ,如得其实 ,入局商之同事 ,认真办理 ,亦甚易易 ,且哥匪间
作 ,潜行放标 ,最为可虑 ,如访之头目所在 ,密商同事 ,密禀县令 ,先行拿究 ,万无聚众叛扰
之患 ,此分道择人 ,维持局务之大纲也。”








口章程第二十三条内载 :人户总数应自本年 (光绪三十四年)起 ,于第二
年十月前汇报一次 ,而筹备立宪第二年 ,即本年应办之事 ,饬即将境内
人户赶紧详细查明 ,接照部定表式分别正附确实填注 ,统限本年七月底
一律报齐 ,以凭汇办。”湘潭县调查户口事务交由自治局办理。光绪三
十二年 ,地方自治局向知县王绍钧汇报 ,指出“调查人户总数 ,繁难重
大 ,经纬万端 ,匪独办理维难 ,且筹集经费尤非易事 ,即门牌一项为数甚















下开支 ,邑志朗载 ,后因添设保甲局 ,经费不敷 ,议由四乡积谷逐年红册每石抽收钱十文
作为办公经费 ,每届清查户口 ,给发门牌 ,造具表册及平时刊刷告示等项 ,悉取给于此。
此次调查户口 ,既奉民政部定章 ,归地方自治局办理 ,敝局何能稍事推诿 ,致误要公 ? 惟
保甲原有之经费 ,概由积谷局存留 ,请照会积谷局 ,遵章将从前保甲经费 ,即每年抽收红










订了积谷章程 ,章程强调 :“积谷备荒 ,关系甚大 ,无论邑中何项公事 ,不



























言 :“况图治以足食为先 ,故圣人论政 ,富民首出教民 ,苟不图存积谷 ,使之凶荒有备 ,则寇
盗半起于饥荒 ,黄巾之乱所共闻 ,洪逆之乱所共见 ,图自治而激成自乱 ,议者鲜不叹其识
见之不广焉。”
吴熙 ,生于道光二十一年 ,曾参与光绪十五年湘潭县志编纂 ,后担任昭潭书院院长。他对
自己的评价是“恪守旧学 ,不合时宜”,与积谷局前代司事如刘启瑞、周崇森等很有交情 ,
与这场官司的对手胡元　的堂兄胡元仪、主张新政的皮锡瑞等人都有来往。参见[光绪 ]


















比之下 ,苏州的情况完全相反 ,从光绪三十四年到宣统三年这四年间 ,
丰备义仓先后以“捐助郡绅筹办咨议局调查经费”、“捐助城厢自治筹办
处经费”、“捐助城自治经费”等名义捐助地方自治经费 2406 余千文 (黄







抚宪岑》:“查自治局开办时 ,即提拨劝学所洋银八百元 ,今春带办咨议调查事 ,复经邑士
绅公同酌议 ,代筹纹银一千四百两 ,又拨待质所钱五百串 ,拨劝学所钱五百串 ,合总局来
钱六百串 ,约计四五千串矣 ,兼以牌照费、票费、罚款所入亦殊不赀 ,悬揣其间 ,似不至再
形支绌 ,乃复挟提册费 ,人言喷啧 ,谓不知作何开除 ?”
《湘潭积谷局志·事纪第三·宣统元年七月 □日积谷局司事李澍芳、杨熙治、齐敦元、曹述
芬禀覆销案县词》:“光绪十一年 ,杨故绅恩澍创办保甲局 ,一时无款 ,所有纸张刷印等费 ,












事情有所转机 (黄永豪 ,2001 :94) 。② 其行为被指责为 :“胡元　归并之




而当此时 ,长沙米价高涨引起饥民闹粜 ,同时匪徒煽惑贫民 ,聚众
滋事 ,放火焚烧抚署、教堂 ,岑春　未与长沙豪绅合作 ,而对围困巡抚衙
门的群众实行强力弹压 ,致使发生暴动 ,宣统二年三月初八日 ,湖南巡
抚著杨文鼎暂行署理 (饶怀民、藤谷浩悦编 ,2001 :30 ;《军机处电寄档》
之《军机处寄开缺湖南巡抚岑春　及署抚杨文鼎电旨 (宣统二年三月初














更张 ,周代理令不察民情 ,遽尔照会该司事等将积谷局归并自治公所 ,设乡民群起冲突 ,
激成事端 ,试问周代理令与胡绅元　能当此重咎否 ? 昨经电饬将归并一节作罢论 ,由县
宣布示谕以安民心 ,而免生事。”




胡元　 ,光绪二十九年至日本学习速成师范 ,既至日本 ,从嘉纳治五郎问立学之法 (引自
李肖聃 ,1983 :40) 。






















十余年后 ,其时局用无出 ,当事者遂借红册费挪用 ,事出权宜 ,其实保甲与积谷 ,仍分门别
户也。近今办自治者 ,其事与保甲相联 ,因此借口必欲提红册费 ,且议归并为一 ,争之者
愈嚣 ,则持之者亦愈力 ,而一波甫平一波又起 ,彼挟新政之势力以相榨压 ,此则坚执食为
民天之理以高之 ,同乡共井之人 ,竟至有两不相下之势。维时正值乡民饥荒 ,朝不谋夕 ,
群情惶惑 ,佥谓红册费夺则积谷局必废 ,局废而四乡之积谷必为之一空 ,人心汹汹几至激
成大变 ,幸赖邑中缙绅大夫出而面陈诸大府 ,大府立即饬县出示偏谕无许摇动 ,以全民
食 ,人情乃安 ,而各都绅耆亦纷纷控诉 ,力排提并之说 ,即不材如熙夙不干涉公事者 ,亦不
能不参末议焉。非好争而求胜也 ,桑梓之邦 ,民命攸关 ,不得已也。今则事仍旧贯 ,岁获
有秋 ,彼自治之费 ,亦别代筹常款以济之 ,由是公事两全 ,即向之坚持异议者 ,亦遂幡然改
图 ,悔前事之拂众 ,变劲忿之气为翕合 ,不可谓非一县之福也 ,嗟呼 ! 朝廷之大政 ,退听之
则败坏 ,而有莫大之祸 ,力争之则转圜 ,而贻无疆之休 ,一乡一邑之事 ,亦若是焉而已。而
人力之维持 ,要实有天道为之主宰焉 ,民之命运既不当饿死 ,天又不忍饿死 ,斯民故得保
全 ,以至于后如今日也 ,岂偶然哉 ? 若夫局费之缘起与章程之周密 ,辩争之纷纠 ,简牍具





首先 ,湘潭积谷局除了红册费 ,还有房屋租金的增殖 ,已形成了一
种借助商业经营实现自身增殖的良性机制。作为米谷贸易市场的湘潭
地区的义仓具有“粜谷收息”的营利性 ,积谷局从乡村义仓征收红册费 ,
既保证了经费来源的稳定性和持续增长 ,又将城乡联结起来 ,这种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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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use of Internet and participation by individual survey data , or examine the Interne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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